
中國畫是線性藝術，以書法用筆為依託的筆線完成了對物象的二維轉
換，具有強烈的書寫性。在中國畫中，筆墨是基本語言，筆線則是

其核心，面是擴大的線，點是縮小的線。線不僅是寫形手段，而且具有傳
神達意的藝術功能，特別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中國畫早在隋唐時期就有
完全以筆線為主的繪畫形式存在，稱為「白描」，又叫「白畫」。花卉有
白描花卉，人物有白描人物，山水沒有白描山水的稱謂而統稱水墨山水。
早期的山水畫就是空勾無皴而間以敷色的繪畫形式，其中就有白描山水的
繪畫元素。在歷代山水大家中，不乏有用筆勾勒為主，而少皴擦的山水樣
式，這實質上可以稱作「白描山水」。如八大、石濤、漸江、程邃、梅清
等諸大家中，都有類似白描的山水作品。我對這類山水樣式，特別敏感，
情有獨鐘。每每見之，總激動不已，我想山水畫中的白描形式為什麼不可
以繼承、發揚光大或強化誇張呢。要發揮書法墨線的視覺勢能強化中國畫
最根本的基礎——線，輔以一波三折，平、重、圓、留、變的用筆法則。
這樣的筆情墨趣正是文人畫的優秀傳統。再藉以現代構成，廣泛汲取營養
或許能產生一種新的與古代白描不同而具強烈現代意識的繪畫樣式。因
此，我萌生了以白描形式創作山水畫的念頭，這就是新抽象水墨的早期形
式——白描現代山水，那時是七十年代正在浙江奉化縣文化館工作。
其二是來自於民間藝術。我的故鄉山東平度，是濰坊木版年畫的發源地

之一。它那直觀、天真、質樸的文化底蘊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曾花費很長
時間研究它、學習它。我特別喜歡那些僅是黑白版尚未套色的半成品,十
分令我激動。它構圖飽滿，極富裝飾性；它既是古老的、民間的，又是現
代的。與此同出一轍的民間藝術，如剪紙、刺繡、木刻插圖、畫像石、木
雕、壁畫等都給了我極大的啟迪。我曾在浙東奉化文化館工作十年，面對
基層的農民、漁民，我在組織他們畫畫，輔導農民畫的過程中，自己也受
到薰陶，從中汲取了大量營養，為我的現代白描山水的形成不啻是一塊營

養寶地。
我自小不僅專心學習中國畫，還喜歡西洋畫。在高中時就經過素描和水彩

的訓練，並刻過一張木刻版畫。考入浙江美院以後，圖書條件大為改觀，接
觸西方畫冊的機會就更多了。在打倒「封資修」的文革期間，寧波一位朋友
有兩本由日本帶進的莫奈和梵高的畫冊，我借來看後真是大開眼界。畫冊印
刷十分精美，見所未見。我一讀就是半年，並以筆墨臨摹過兩幅梵高的油
畫。這是我對西方繪畫形式語言汲取的一種嘗試。自九十年代以來我有較多
機會應邀去歐美港台等地舉辦畫展和藝術交流，我沒有別的愛好，就是整天
泡在美術館裡，雖然不懂外語，讀不懂文字，可藝術沒有國界，視覺語言是
相通的。僅就構圖、色彩、構成、藝術處理等我也能一知半解。讀得多了，
自然也能提高了審美能力。綜觀繁雜的西方現代美術，最令人難忘的是它的
震撼力和衝擊力，而這來自於它不同尋常的形式構成。這些形式構成又往往
能在中國民間藝術裏找到契合點。我一面觀畫，一面思索：怎樣才能把它融
合到中國畫裡呢？我終於在瞎子摸象裡頓悟，要用中國傳統繪畫的審美觀點
審視西方現代美術，凡是符合中國審美要求的因數，就汲取它，反之，就捨
棄它。這樣也能在沙裏淘出些許真金。中國畫重意境，重內蘊，西方現代美
術重形式，重節奏變化，我力求使二者能相通相融，即使一時非驢非馬，只
要不離開筆墨底線，也終究是中國畫。中國畫的傳統是發展的、開放的，它
隨着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我們應恪守中國畫的哲理、畫理、筆墨，但也要
大膽吸收一切外來有益的東西進行創造，從而衝出國門，跨向世界。既是民
族的，也是現代的，又是個性的。這一直是我幾十年來的創作理念和追求目
標，也成為我的從白描山水到新抽象水墨的藝術探索的最終方向。這是其
三。
1990年，我創作過一幅白描現代山水《賀蘭山一截》，我用顫動的方筆和

大小不等邊三角形的平面構成，勾寫出賀蘭山的一截山峰。單純的墨色變化

及十分生動的節奏韻律仿佛一張無形的網，既平面又有張力，既有筆墨又
十分現代。1991年11月在巴黎C·T廬的個展上，這件作品受到法國藝術
界的一致好評。由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教授讓·布熱的推薦，我應邀參加了
「1992蒙特卡洛現代繪畫世界大獎賽」，在十一個獎項中榮獲大獎——大
公政府獎。這張紙本水墨的白描是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作品，與油畫、
雕塑、版畫、裝置等一起評選脫穎而出的。對此，我充滿自信，我對我的
藝術追求堅信不移。其實，當時的白描現代山水探索的步伐已經走向了新
抽象水墨的路子，但它僅是單色的墨線，這為後來的突破打下了堅實的基
礎。
藝術來源於生活，這話千真萬確。我的新抽象水墨不僅來自傳統文人

畫，民間美術及外來營養，也來源於對生活的觀察體驗。
1980年，我還在中央美院讀研究生時，應邀赴寧夏深入生活，為人民大

會堂寧夏廳創作佈置畫。那裡的賀蘭山至今讓我激動不已。此山主要以岩
石組成，很少有草木。在大西北強烈陽光的照射下，幾乎看不到「墨
塊」，進入眼簾的盡是「墨線」。這些「墨線」是山石結構的紋理，大自
然的山石結構千變萬化，其紋理變化也是豐富多彩。經過長時間細微的觀
察，潘天壽所提出的不等邊三角形的平面分割就成為我美學上的既定法
則，從而完成了由寫生到符號的轉換，「墨線」成了繪畫的主體，山水的
皴法退出我的白描創作，僅以書寫性用筆為骨的白描由此而生，這是我的
新抽象水墨的生活來源。
另一種符號是表現江南山巒，是由披麻皴轉換來的繪畫符號。江南山青水

綠，鬱鬱蔥蔥。在中國山水畫裡，披麻皴就成為表現這種平淡天真形態的恰
當的語言符號。當披麻皴被刻成木板畫的時候它原來如擔夫爭道，若即若離
的生動線條經過梳理和刻印而平面化、條理化，甚至於平行重複。這時的披
麻皴已不同於水墨山水裏的披麻皴而顯得具有重複美、稚拙美、裝飾美，而

顯得具有平面化。我吸收了木刻版畫的這種美感再復原到紙本水墨，這時的
披麻皴既不同於水墨山水裏的生動狀態，也不同於木刻版畫裏的刻板狀態，
而是兼而有之，衍生出一種新型的既有筆墨情趣又有形式感的秩序美和裝飾
美，因而也就更具現代感。我不斷轉換構圖而創作多幅的「寂」系列，就是
由上述這種理念創作的白描山水作品，這是我的新抽象水墨的早期形式。
從白描山水到新抽象水墨的探索道路，從七十年代始，今年算起來已經

有四十年光陰了。由寫實到抽象，由單色黑白到敷彩填色，並不斷強化傳
統中國畫的大寫意的繪畫因素而創造自己的形式語言，我的新抽象水墨也
由此逐漸成熟走向世界。從1987年耶誕節在台北首辦個展，繼而在高雄、
波恩、巴黎、香港、瑪爾默、漢城、美國佛爾蒙特、北京、杭州、上海、
寧波、濟南、煙台、青島等地舉辦個展；先後獲得1992蒙特卡洛現代繪畫
世界大獎賽大獎、美國佛爾蒙特國際藝術創作中心與富瑞曼藝術基金會一
等獎兩次國際獎、一次全國九屆美展銀獎等；被中國美術館等國內外單位
和個人收藏及出版多本畫冊；並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陸儼少
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就題我的作品「特有新意」，「深覺英年奇氣，有愧老
邁」；張仃先生說「當今中年畫家中，姜寶林的傳統底子厚，同時他的審
美觀念、審美情趣又很新」，張仃先生說的「底子厚」是說我的白描山水
用筆的大寫意書寫性強，而後肯定了我的「新」。感謝先生的鼓勵，讓我
更加肯定了自己的道路，一直努力走了下去。感謝諸位先生、同道、友人
對我的藝術的肯定和鼓勵。我的新抽象水墨作品中筆線是寫出來的，我隨
著心性的個人張揚去解構傳統繪畫語言，將用筆進行重新組合，多方面營
養的借鑒都以傳統的大寫意書寫性用筆為載體，這樣形成了我的新抽象水
墨的藝術探索。
「既要筆墨，又要現代」始終是我的藝術理念，對傳統要極端保守，對

創造又要大膽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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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 2001年 中國美術館收藏

姜寶林無可置疑是其同代的中國書畫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創新者之一。
與他的許多前輩畫家一樣，他擅長詩、書與畫，而這正是成為創新高手所
必備的堅實基礎。即便是他的那些小幅的寫意花卉冊頁的筆墨也由於他本
人順心於個性十足的大寫意派藝術，如徐渭、八大山人和齊白石等而顯得
淵源昭然，但他依然通過動感、樸質和力度等來凸現屬於自己的韻律與性
情。它們灑脫輕鬆，以少勝多，給人以極其悅目的書法之趣。
不過，其個人繪畫風格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則是他駕馭那種虛實、

張力、飽滿的空間時的非凡感受。他以極為密集的形式營造空間，這似乎
是並行有悖的情理，不過到他手中它卻總是意味着對畫面的所有空間效果
的完美控制。他明白如何用線與點充實整個畫面，同時卻不失其令人稱奇
的空靈感、輕盈感和深度感。這一鮮明的風貌使他的藝術迥異於他人。
不過，為什麼姜寶林並不像其美國的同行如馬克．托比和布賴斯．馬登
那樣滿足於單純抽象的純線條呢？他想畫的總是那些可以觸摸的現實，而
其藝術觀念也是建立在追求「內涵」的基礎上面。對他來說，抽象乃是在
具體的支撐下達到更為深刻的維度，反過來也應如此。繪畫正是由抽象和
具體這兩者所合成的，並通過它們凸現出意義、形態及其節律。所以，姜
寶林在啟開明快和朦朧的種種現實層面時，超越了純裝飾效果的抽象，而
那些現實的層面又是任何人都能理會和欣賞的對象，當他以密集性營造空
靈性時，他拓寬了我們的感知與理想的天地，而他對細部、筆觸等的選用
則又令人在一種廣泛的意義上去思究和感悟，這樣做委實是有驚有險的，
因為他一下子把自己交付給了批評家去評判。他的畫作很讓人想起所畫的
對象，同樣亦讓人去比較那些過去畫過同類題材的畫家們的作品。純抽象
是不可能引來什麼批評性分析的。本乎自身的信念，姜寶林成功地從現實
中汲取了再現絲瓜、紫藤、葡萄、梅花、樹林或山水之美的新形式和富有
個性的結構因素。他從不破壞纖纖之物而總是對之倍加發揮。這種理性自
然主義的優雅方式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而姜寶林正在把它的藝術性限
定擴展到新的精神領域裏去。
大畫家齊白石曾曰：「十年樹木，蓋能成林，然繪林之法，雖窮一生恐
未能盡得也。」經過多年的苦苦求索使姜寶林獲取了樹林的特定形式與內
在生命感。他的創作似乎有以下三個階段：首先，他解構樹木；其次，分
析其不同典型因素的真實品質；最後，則用其諸特徵創造出他所獨有的那
種更勝一籌，視覺化了的「樹林圖」，從而也就重構了樹林。他對林木花
卉形態及其裝飾性的敏感性細緻入微，非同凡響，他的方法既渾然天成又
主觀激越。他思考傳統的限定，向這些限定回歸，然後再加思考和回歸，

如此不斷。他正是通過這樣文質彬彬的創作過程提升了自己的悟性，獲取
了進步。他的構圖成了一切節律與形式所本的宇宙之力「氣」的總匯。它
們與其說是某種所造之物，還不如說是對現實的闡釋；與其說是畢肖某
物，還不如說是生氣盎然。
姜寶林的理性自然主義在其山水的高度個性化的演繹中更鮮明地表現了

出來。他從不歪曲事實，而總是為之創造「意境」。這正是他對每—地理
位置的特殊結構性的精神感受的一種綜合。我們欣然分享其新的視野和新
的觀賞山水的方式。山水畫是對一種根源於陰陽相互作用與互補的線性哲
學觀念的重現；傳統的看法認為，陰陽兩極化的自然之力影響山水畫構圖
中的方方面面並將其統一起來。姜寶林發揮了一種古老的藝術觀念，所
謂：「畫中若添，務慮及使之擴張之力。」
在強調抽象與具象因素、線條與節律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同對，姜寶林以
一種堪稱先衛的姿態具現了自然之力。有時他專注於一山之真，用鮮明的
節律和盤旋的黑線脈絡重重勾畫，上端則冠以或紅或黑的題跋。不過，更
進一步的抽象則是他夫子自道的「白描山水」。在這裡，山景的體量、深
度和宏偉等都是由重複的「之」字線性（或盤旋線）與柔和的色調層次結
合起來而點化出來的。有時構圖中的某一留空就令人有湖水的印象，將我
們帶回到了現實之中。在另一些構圖裡，樹木、石頭或房屋也有同樣的效
果。有時我們會對留空疑惑綿綿：這是湖水抑或流雲，還是兩者兼而有
之？姜寶林調動了我們的創造性反應。他有條不紊地憑借對自然本身的生
命之脈所作的非凡的提煉與強化，探究結構性描繪的諸多可能，線與色互
相激勵，即使在極其抽象的境況下還充盈著現實感。
在這些有現代氣息的構圖背後，是一種怎樣的根本思想呢？在一幅白描
山水畫的題跋中，他如許解釋：「古人有白描人物和白描花卉唯獨無白描
山水之謂。」姜寶林深知，藝術家所能給予人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一
種無與倫比的愉悅，一種如何重新發現，享受和體驗尋常之物的新介面的
途徑。因而，他決意要證明的是通過融合線性構圖的新因與傳統的觀念，
中國山水畫這一古老的藝術是可以得到更新和改變的，由此也能切合這一
時代的人們的視覺要求。隨之，他即探索了中國傳統的民間藝術（木板年
畫、剪紙、壁畫）以及漢代的畫像磚，石刻等當中線的運用方式。他還進
而研究了西方油畫的技巧和線性構成等，以拓展中國「筆墨」的視覺觀。
得益於上述這些探索，他成功地打破了傳統山水的格局，創造了一些新且
不同尋常的東西。在嶄新的構圖裡，空間、距離和深度透視等的錯覺效果
是別具一格地通過這樣的方法而獲得的，即富有生機和浮動感的淡墨線條

層層疊成諸多幾何形式，而這些線條又如蛇似煙地盤旋蜿蜒於設色柔和的
畫面上。這些構成既具現代性的實質又含有古老的觀念，是中國繪畫史上
彌足珍貴的一種樣本。事實上，姜寶林成功地發展了書法墨線的視覺勢
能，強化了中國畫的最根本的基礎。這是一種理應全球矚目的偉大藝術成
就。他的近作明白無誤地表明，我們不再應該對什麼是民族性和國際性的
東西存有偏見或作質的劃分了。這些山水畫作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怡人眼
目和令人馳思，同時也是以其強烈的抽象特徵所透視的通體的生機成為沖
決一切文化障礙的藝術力量。
姜寶林以悅目的墨之黑，色之純以及趨向靈魂之靜的簡練勾描等為我們

提供了一種自成一體的玄思之域。他表明，藝術與人生相互擁有，而藝術
是可以改變世界的。 （作者為瑞典隆德大學教授、中國美術史學者）

姜 寶 林 的 理 性 自 然 主 義
拉 爾 斯 ． 伯 格 倫 德

姜寶林，山東平度人，1942年生於山東蓬
萊。1962年考入浙江美術學院，由潘天壽、
陸維釗、陸儼少、顧坤伯等先生親授。1979

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山水研究生班，是
李可染的研究生。中國藝術研究院博

士生導師；中國國家畫院院委、研
究員；李可染畫院副院長；浙江

畫院藝委會終生委員；杭州
畫院名譽院長；杭州黃賓

虹學術研究會名譽會
長；國家一級美術師；享

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皴法新解．大斧劈 2015年

姜 寶 林

名 家 點 評 姜 寶 林 ：
陸儼少（著名藝術家）：
寶林此作特有新意，須出示深覺英年奇氣，有愧老邁。

—丙寅九月陸儼少題《秋絲瓜圖》

張仃（著名藝術家）：
當今中年畫家中，姜寶林的傳統底子厚，同時他的審美觀念、審美情趣又很

新。由於近代中國畫的花卉從吳昌碩到齊白石、潘天壽，已經非常成熟了，要
突破這個模式談何容易；姜寶林的花卉無論章法，意境都有自己的特點，特別
是色彩，每幅作品都有主調。他是寫出來的，相當寫實，但給人感覺仍然很
新。這是因為他把黃賓虹山水畫中的筆法，墨法，甚至虛實關係引到他的花卉
創作中來了，別開生面。其作品無論大小、疏密，總給人大氣磅、厚實華滋
的美感，這美感來自筆墨。 —摘自《姜寶林筆墨展觀後》

蘇立文（英國牛津大學終身教授）：
我們極讚賞您的許多畫作。您是一位大師，畫風和技巧上的變化極為廣泛，
而且您似乎是得心應手十分自如，讓人欽佩。 —摘自來信中官明譯

莫德吉拉爾·熱斯朗（法國吉美博物館研究員、中國藝術專家）：
姜寶林顯然很熟知齊白石，但他比齊白石或比創新一時的張大千或比使用他
法的吳冠中更多地，又比自由得炫目的譚思賢（音譯）更有分寸地革新了中國
繪畫，同時又不將其背叛。 —摘自巴黎C.T廬姜寶林畫展前言黃河清譯

王文章（中國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原文化部副部長）：
姜寶林先生在他不同藝術時期所描繪的山水風貌與大寫花卉，都秉承着「既

要筆墨，又要現代」的藝術理念，以「舊筆墨與新形式的契合」而執着探索，
開創出了具有鮮明時代性和獨特個性的創作境界。可以說，姜寶林的藝術創作
歷程，正契合着中國改革開放、真正走向世界的全面進程，他的作品體現的當
代性、國際性，也是這一社會變革時代進程的精神寫照。從這個意義上講，姜
寶林是應該進入到一個多世紀以來推動中國畫創新發展的代表性人物行列的一
位藝術家，他獨創性的藝術創作成果和他對當代中國畫創新的貢獻，無疑會在
當代中國美術史上佔有自己的地位。

—摘自《超越時代追求個性—姜寶林先生繪畫印象》

劉曦林（著名評論家）：
世紀之交，吾國畫壇觀點紛紜，執筆墨者拒斥現代，操現代者反叛傳統，於

是各執一端，爭論不休，鬧象空前。眾人醉喧，唯君清醒，老薑獨言：「既要
筆墨，又要現代」，道極中庸而高明，思極明朗而堅定，余甚佩之。今兄值古
稀之年，更以此言為題。這傳統筆墨與現代創造兩端完全可以契合之說，或如
太極圖般諧和運轉，此正中國畫走向現代之奧理。老薑乃畫家，非專職理論
家，然思路竟如此清晰。其藝術貢獻當不限於作品，其觀念亦如明燈啟人悟道
也。 —摘自《吾兄寶林：或身在高峰中》

賈方舟（著名評論家）：
我們可以列舉出不少有品位、有水準、有深厚傳統學養的畫家，他們無疑都

置身於傳統文脈的「脈線」之上，但這條「脈線」卻沒有因為有了他們的藝術
而獲得延長，因而他們雖然是好的畫家，卻不是有意義的畫家。姜寶林常常被
說的「好」，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而非指他對延長傳統文脈所做的貢獻。但在
我來看，他的藝術史意義恰恰不在於他把花鳥畫得更好了，而在於很多人並不
覺得有多「好」的那一部分，在於人們對他的探索還有些「存疑」的那一部
分。 —摘自《姜寶林：山水畫的破局者》

牛宏寶（中國人民大學美學與現代研究所所長、教授）：
姜寶林從小便自發地產生了對中國畫的濃厚藝術激情，在中學時期這種激情
又被西畫所拓展。在五六十年的藝術事業追求中，這種源於生命深處的藝術激
情，始終是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對話的兩種極具張力的歷史風暴中
激蕩、糾結和擴展。正是這種糾纏與激蕩，使得姜寶林的每一幅作品、每一次
轉換，都鳴響着時代的脈搏，因應着文化的使命，使他的作品中的筆墨語言，
高貴而尊嚴，渾厚而生機勃勃。

—摘自《姜寶林：筆墨語言的守護者和現代轉換的探索者》

20162016年年33月月9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25、40 ■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伍泳傑丹青中華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台海新聞 國際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